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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际动物分
类 学 期 刊
（Zootaxa）
刊发研究成
果，海南省
林业局工作
人员周润邦
及其团队在
西沙群岛赵
述岛发现蜥
蜴 新 物 种
——南海南
蜥。这种体
型娇小、行
动灵活的蜥
蜴，成为连
接海南陆海
生态系统的
新 生 命 名
片，也为中
国生物多样
性宝库再添
珍 贵 新 成
员。

种长尾南蜥之间的遗传距
离高达14.1%，远超同类群

内通常7.8%的种间分化阈值。
这是一个从未被记录的独

立新物种。

荒芜沙洲变身新物种家园

南海南蜥的发现，不仅源
于一次野外偶遇，更是赵述岛
十余年生态修复的见证。

早期的赵述岛，仅有数户
渔民和一口淡水井，海漂垃圾
与废弃螺壳遍布，植被覆盖率
不足40%，普通热带树苗难以
存活。

2012年三沙市设立后，加
大了对赵述岛的自然保护和环
境监测，对台风等自然灾害造
成的环境破坏进行修复。驻岛
工作人员将植树造林作为生态
修复首要任务：大船靠不了岸就
换小船，小船靠不了岸就人工涉
水搬运树苗；从大陆运来熟土和
有机肥，与贫瘠珊瑚砂混合改
良，在“植树禁区”里构建出可保
水保肥的种植基质。

十余年持续修复，赵述岛植
被覆盖率已超过90%，由荒芜的
珊瑚砂洲变为绿意盎然的“和美
海岛”。沿岸灌丛下形成较厚的
腐殖层，为蜥蜴等小型爬行动物
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环境。

“南海南蜥能在赵述岛稳定
生存繁衍，本身就是岛礁生态持
续向好的直接证明。”周润邦说。

南海南蜥，隶属石龙子科
真棱蜥属，是该属在中国的第
四个记录种。此前中国仅记录
有长尾南蜥、多线南蜥和多棱
南蜥三种。

南 海 南 蜥 学 名 种 加 词
“nanhaiensis”意 为“ 南 海
的”。这一命名不仅标注了模
式标本的发现地域——海南岛
及南海诸岛，更承载着深沉的

地理与文化意涵。
目前已知南海南蜥分布于

海南岛西部的东方市、三亚市
崖州区和西沙群岛赵述岛。研
究团队推测，它在赵述岛的出
现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早
年驻岛人员运输的树苗和土壤，
无意间成了物种扩散的媒介。

这一发现本身，构成了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生物地理学
课题：人类活动如何在无意间
成为物种扩散的媒介，以及岛
屿生态系统如何响应外来物种
的定居。

山海之间有生物“银河”

南海南蜥的发现者周润邦
并非分类学科班出身。十几年
来，他利用业余时间赴热带雨林
和岛礁开展调查，先后发现周氏
睑虎、中华睑虎、自然保护地壁
虎等多个新物种。南海南蜥，是
他野外调查生涯中首个在西沙
岛礁正式发现的蜥蜴新种。

“尽管海南岛上不断有新物
种被发现，但仍然有很多物种鲜
为人知。可以说，热带雨林就像
倒映在大海里的银河，神秘而令
人惊艳。”周润邦曾这样表达他
对雨林生物的热爱。

如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南
海的岛屿与海域——那里同样
是一片亟待探索的生物银河。

南海南蜥的发现，再次表
明生物多样性的未知程度远超
预期。石龙子科蜥蜴形态保
守、表型可塑性强，长期是分类
学上最具挑战性的爬行动物类
群之一。即使在中国南部人类
活动频繁的沿海地区，仍可能
存在大量未被描述的物种。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正处于关键节点。《昆明—蒙
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
近日落幕，已有172个缔约方提
交与“昆蒙框架”一致的国家目
标。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主席国，推动达成了这一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框架。

“昆蒙框架”提出到2030年
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而实现
这一目标的前提，是首先明白我
们要保护什么。南海南蜥的发
现，正是中国践行“昆蒙框架”目
标的一个微观而鲜活的注脚。

南海南蜥的登场，是一封
来自南海的邀请函——邀请世
界共同关注这片海域的生物多
样性，共同守护这颗蓝色星球
上每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南海
南蜥”。

能在沙土里遁走

正午的赵述岛，地表温
度逼近40摄氏度。阳光把
珊瑚砂晒得滚烫，空气里蒸
腾着海风与腐殖质混合的
气味。

周润邦蹲在一株露兜树
旁，屏住呼吸。就在几秒钟
前，他分明看见一条细长的
尾巴从空心树干里一闪而过
——那尾巴太长了，长到与
它娇小的身体不成比例。

他用树枝轻轻一探。一
道棕橄榄色的影子“嗖”地窜
出，落在厚厚的腐殖层上。

接下来的一幕，让这位
有着十余年野外调查经验的
林业工作者愣住了：这只石
龙子没有像常见蜥蜴那样慌
张地往灌木丛里钻，而是一
头扎进了松软的珊瑚砂里
——就像《封神演义》里的土
行孙，遁地而走，转瞬消失。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
小家伙的生存技能和常见
的蜥蜴不太一样。”周润邦
后来回忆。

于是，他迅速清理周边
落叶，设置临时围挡，试图
把它从沙土中挖出来。但
珊瑚砂太松软了，那只石龙
子从另一侧窜出，一头扎进
茂密的灌木丛，再无踪影。

就在这时，耳边传来登
船的呼唤声。返程的摆渡
车已经抵近岸边。

周润邦站起身，拍了拍
膝盖上的沙土，心里一阵失
落。他随队往码头走去，心
想：这次记录，怕是错过了。

然而，转机来了。
摆渡车开到半路，前方

通往登船口的小路因故封堵
了。一行人只好原路返回。

车子调头，重新经过那
片露兜树丛。经过的一刹
那，周润邦没有犹豫，随即
向带队协调人员报告，申请
延长停留20分钟。

车停了。他组织同车
人员下车，沿露兜树丛缝隙
和珊瑚砂石缝分头搜寻。

20分钟。烈日。滚烫的
沙土。所有人都在弯腰翻找。

然后，周润邦再次在那
株露兜树的空心树干里，看
见了那条细长的尾巴。这
一次，他稳稳地挥下网具
——采集成功。

“当时真的是难掩兴
奋。”他说。

标本带回海口后，周润
邦对它进行了反复观察。

这只个体通体呈棕橄
榄色，背部均匀分布浅色细
碎鳞斑，纹理细腻，与礁岛
沙土及灌丛枯枝色调几乎
融为一体，保护色堪称完
美。最显眼的，是它那条长
达十余厘米的尾部——尾

长超过头体长的两倍，爬行时摆动
灵活，在灌丛与沙地间穿梭自如。

起初，有同行认为这不过是海
南热带低地常见的长尾南蜥。但
周润邦觉得不对。他查阅《中国蜥
蜴图鉴》，在放大镜下反复比对标
本的顶鳞、鼻鳞和尾鳞，发现鳞片
数量及排列位置与已知长尾南蜥
存在明显差异。

更关键的是，他想起那个“土
行孙”般的遁地动作——这种生存
技能，与常见蜥蜴太不一样了。

新物种认定不能仅靠形态对
比。但重返赵述岛开展系统调查，
受船期、天气及岛礁管控等条件限
制，难度极大。

周润邦反复思考后，提出一个
关键推测：这只石龙子可能并非赵
述岛原生种群。早年驻岛人员从海
南岛本岛运送树苗和土壤上岛，它
或随物资扩散而来。若在海南岛滨
海区域寻找，或可发现其原生种群。

推测随后得到验证。他沿海南
岛西海岸滨海灌木丛走访，最终在东
方市、三亚市沿海荒地发现了与赵述
岛标本特征一致的石龙子种群。

充足样本支持下，基因测序顺
利完成。结果令人振奋：它与近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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